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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霍小玉的故事經過多次改編，但生命力依然旺盛，動
人心弦。明代戲劇大師湯顯祖將此故事改編成《紫釵記》傳奇，把它
搬上舞台，將之發揚光大；現代編劇家唐滌生將之再度改編，並融合
粵劇藝術，成就卓越。其改編劇本有兩大特點：其一是著重重新塑造
原著的人物，以加強藝術性；其二是剪裁並濃縮原著內容，而能保持
故事的完整性。本文擬從唐滌生《紫釵記》的改編情況和人物角色的
塑造兩方面進行探討，以分析唐氏改編劇本的藝術成就。本文共分七
部分。第一章導論。第二章研究唐滌生《紫釵記》之本事以及其故事
源流；然後第三章分析此劇與蔣防《霍小玉傳》及湯顯祖《紫釵記》
的依違情況；第四章繼而討論《紫釵記》與粵劇角色分配之關係；第
五章探討唐滌生《紫釵記》的戲劇衝突；第六章探討唐滌生重新塑造
人物的藝術性與思想性。最後是第七章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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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滌生(1917-1959)，著名粵劇編劇家。在他從事粵劇編寫的二十
年間，作品數量超過二百個；其中以他為「仙鳳鳴劇團」編寫的一系
列改編劇最為突出。1在過去數十年間，學者們對其藝術成就毀譽參
半，分歧是極端的。致力保護粵劇傳統表演模式的學者(如陳鐵兒2、
凌毅)，指出唐氏違背粵劇的古老排場之原則。至於讚譽唐氏的一派(如
葉紹德、黃霑、梁沛錦等)，卻側重文字、音樂及舞台藝術。因此，
唐氏所編劇本的文學地位一直得不到定位。黃兆漢在《粵劇論文集》
中指出：「唐滌生對粵劇的貢獻是在於通過改編元明清的劇本，把這
三代的名著搬到粵劇裡，使粵劇的藝術性提高，也使劇本本身趨於文
學化。他之所以能夠得到知識份子的讚揚就是因為這一點。……不
過，唐氏改編之才多，而創作之才少，只有通過改編劇本才可以看出
他的戲曲造詣。」3此觀點是中肯的。 
 
    研究唐滌生的改編劇本是了解其藝術成就重要的一環。其改編劇
本有兩大特點：其一是著重重新塑造原著的人物，以加強藝術性；其
二是剪裁並濃縮原著內容，而能保持故事的完整性。明清傳奇動輒
四、五十齣，而「新粵劇」多為六至七齣。4剪裁而保持故事的完整
性，殊不容易。可見唐滌生的改編作品實有其獨到之處。 
 
 本文嘗試以唐氏《紫釵記》來討論其改編劇本特點，原因有三。
                              
1 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編寫的改編劇皆源於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其中包
括《琵琶記》、《牡丹亭驚夢》、《蝶影紅梨記》、《帝女花》、《紫釵記》、《西樓錯夢》、
《再世紅梅紀》等。 
2 載於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光
明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31。 
3 黃兆漢著：《粵劇論文集》(香港：蓮峰書舍，2000 年)，頁 268。 
4 由於現代搬演的粵劇已喪失古本粵劇的本來面目，故被稱為「新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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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紫釵記》寫於晚年，是唐滌生畢生代表作。由於多年經驗的
累積，唐氏編寫《紫釵記》時，其改編工夫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故此
劇的文學性冠絕唐氏其他的作品。其次，此劇改編自明代戲劇大師湯
顯祖(1550-1616)的同名傳奇；而湯氏的作品乃取材於唐代蔣防《霍小
玉傳》。唐氏作品的特點在比較湯、唐異同之下更是一目了然。其三，
《紫釵記》是唐氏眾多改篇劇本中最貼近原著的作品。值得注意的
是，在有限的空間中，唐滌生仍能重新塑造劇中主要人物，並在劇本
末段加入新的元素。5故以《紫釵記》探討唐滌生的成就是有其特殊
意義。 
 
 本文共分五部分。首先交代唐滌生《紫釵記》之本事以及其故事
源流；然後分析此劇與蔣防《霍小玉傳》及湯顯祖《紫釵記》的依違
情況；繼而討論《紫釵記》與粵劇角色分配之關係；第四部分探討唐
滌生《紫釵記》的戲劇衝突；最後，探討唐滌生重新塑造人物的藝術
性與思想性。 
 
 
                              
5 唐滌生在《紫釵記》最後一幕〈節鎮宣恩〉中加入小玉闖太尉府爭夫一節，下
文將就此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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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來，李益與霍小玉的愛情故事雖經過多次改編，但生命力
依然旺盛，動人心弦。正如明代胡應麟所言：「唐人小說紀閨閣事，
綽有情致。此篇尤為唐人最精彩動人之傳奇，故傳頌弗衰。」(《少
室山房筆叢》)。從唐代蔣防的《霍小玉傳》6、明代湯顯祖的《紫釵
記》7(下稱《湯紫釵》)，以至唐滌生的粵劇劇本《紫釵記》8(下稱《唐
紫釵》)，故事不斷地得到提煉與創造；無論是內容、結構，以至主
題上都日益豐富。因此，這三份作品可說是一脈相承的。 
 
    《唐紫釵》的內容，大體上沿襲湯顯祖同名劇作，加以濃縮和增
刪，把原來的五十三齣剪裁成粵劇劇本，共分為八場9，按次為：〈墮
                              
6 此傳收入宋代官修的小說總集《太平廣記》第四百八十七卷，被列為雜傳記，
並註明其為「蔣防撰」。宋人姚寬的《西溪叢語》中亦云：「蔣防作《霍小玉傳》」。
雖然於《全唐文》中並無把此文列入蔣防作品中，今人卻多以此篇為蔣防所撰。
宋代《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中則言此傳收於《異聞集》，然已難以稽考。
此外，宋人曾慥所編之《類說》卷二十八中，也記錄了此傳，題為「李益再娶」；
然所記者只有故事之始末，難觀此傳全貌。近人汪辟疆把此篇收入《唐人小說》
上卷，為現今最通行之版本。本論文亦以此版本為依據。 
7 據《湯顯祖研究文獻目錄》一書記載，此傳奇共有十六份明刊本、九份清代以
來的刊本、三種點校本，以及十一份選注本。然除了此書所列之版本外，《湯顯
祖全集》亦收錄了此傳奇。此傳奇現今最通行之版本，為收於《六十種曲》中的
《繡刻紫釵記定本》。故本論文將以此版本為依據。 
8 此劇本是唐氏為仙鳳鳴劇團第五界演出而撰的，寫於 1957 年。其後此劇本被改
編為電影劇本，並於 1959 年上演。故此劇本共有兩種版本。雖然兩者在曲白上
稍有差異，然情節大致相同。本論文將以《唐滌生戲曲欣賞》附錄《紫釵記》原
裝劇本為依據。  
9 仙鳳鳴劇團搬演此劇時，採用西方畫劇的分幕形式，故唐氏把全劇分為八場。
然而，在" Chinese Opera: Image and Stories"一書中，作者卻指此劇分為九場。見
Siu Wang-ngai & Peter Lourick: Chinese Opera: Image and Storie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p.141. 葉紹德則指出唐氏將〈曉窗圓夢〉及〈凍賣珠釵〉
兩幕合併成一場以節省演出時間，見葉紹德編著：《唐滌生戲曲欣賞•第二輯》(香
港：香港周刊出版社，1987 年)，頁 63。因此，《唐紫釵》實包含著九幕的內容。
本文按照唐滌生分場的方式將此劇分為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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釵燈影〉、〈花院盟香〉、〈折柳陽關〉、〈曉窗圓夢•凍賣珠釵〉、〈吞釵
拒婚〉、〈花前遇俠〉、〈劍合釵圓〉及〈論理爭夫〉10。 
 
《唐紫釵》講述唐代隴西士子李益赴長安應試期間，委託鮑四娘
為媒，於元宵佳節邂逅驚艷絕淪的霍小玉。小玉乃洛陽霍王與其寵婢
鄭氏之女。霍王死後，鄭氏與小玉由於出身低微，故為族人所排擠，
流落在外。李益於元宵為佳人拾得紫玉釵，並以釵定情。然益與小玉
相遇前，曾巧遇盧太尉之女燕貞。燕貞慕益之才，對其一見傾心，種
下李、霍二人分離的禍根。(〈墮釵燈影〉)二人婚後，盧太尉欲招益
為婿，然益已妻小玉。盧太尉一怒之下決定把益遷任於塞外，並斷絕
李霍二人音訊。(〈花院盟心〉)臨行前，二人折柳陽關，哀痛欲絕。(〈陽
關折柳〉)小玉等待李益三年，期間不斷打探益之消息，散盡家財；
最後，她更不惜毀家為情，賣掉紫玉釵，卻仍得不到半點音訊。(〈典
賣珠釵〉)此時，正值盧太尉把益調回長安。盧太尉欲再招益為婿，
便施以奸計，不許益回家，並暗中買下小玉出售的紫玉釵，向益詐稱
小玉已另嫁他人。他又逼李益之好友韋夏卿與崔尹明為媒 ，以致崔
為報小玉之恩而死。他更誣指李益之詩句有叛朝之意11，以此威脅益
入贅。(〈吞釵拒婚〉)後小玉巧遇黃衫客(〈花前遇俠〉)，並得黃衫
客之助，得與益重逢。盧太尉得悉此事後勃然大怒，命益即日與燕貞
成婚。(〈劍合釵圓〉)小玉再得黃衫客之助，冒死闖入盧府據理爭夫。
最後黃衫客亦至，表露其四王爺的身份，並指證盧太尉之惡行。李益
與小玉得以重圓。(〈論理爭夫〉) 
 
 唐滌生《紫釵記》雖是取材自古典文學，但卻含有不少創作成
                              
10 粵劇劇本《紫釵記》初演時，唐滌生沿用湯顯祖《紫釵記》最後一齣的回目〈節
鎮宣恩〉。其後仙鳳鳴劇團於 1968 年重演此劇，才由葉紹德先生提議把回目改為
〈論理爭夫〉，並沿用至今。 
11 在《紫釵記》第三段〈陽關折柳〉中, 李益「(拈筆疾書，詩成後念)日日醉梁
州，笙歌卒未休。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故盧太尉便以一句「不上望京樓」，
誣指李益有叛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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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第八段〈論理爭夫〉中，唐氏便創作了霍小玉闖太尉府搶婚的
情節，掀起了整劇的高潮。事實上，從〈折柳陽關〉起，唐滌生便努
力地為劇本製造高潮。從李、霍夫婦分離(〈折柳陽關〉)、崔尹明殉
恩就義(〈凍賣珠釵〉)、李益吞釵拒婚(〈吞釵拒婚〉)、李霍二人重
逢(〈劍合釵圓〉)，以至小玉闖府爭夫(〈論理爭夫〉)，可謂是高潮
疊起。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高潮一浪比一浪高，而且環環相扣，缺一
不可。正如吳梅在《顧曲麈談•制曲》中指出戲劇創作應做到「一齣
不能刪，一齣不可加」，才能稱為美。12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亦
點明其作品是「每齣脈絡連貫，不可更移，不可減少」。13由此可見，
各齣之間的緊湊性是戲劇成功與否的關鍵。唐氏在短短八段戲中製造
五個高潮，不但沒有給人一種堆砌的感覺，反使故事發展更緊湊，由
此可見唐滌生編劇的功力。 
 
 
 
 
 
 
 
 
 
 
                              
12 吳梅撰、江巨榮導讀：《顧曲麈談、中國戲曲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頁 53。 
13 孔尚任著，陳美林、皋于厚校注：《桃花扇》(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0 年)，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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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紫釵》乃一改編劇本，然其主題卻沒有完全沿襲前作。縱然
它與蔣防《霍小玉傳》及《湯紫釵》同樣寫李益與霍小玉的愛情故事，
但三者的主題卻折然不同。愛情只是《霍小玉傳》和《湯紫釵》的表
面主題；兩者的內在主題都滲透著濃厚的時代氣息和社會意義。《唐
紫釵》則以愛情作為全劇的單一主題。 
 
    《唐紫釵》的主題純粹歌頌愛情。唐氏在〈我為什麼選編「帝女
花」和「紫釵記」〉一文中指出他改篇《紫釵記》傳奇的兩個動機。
其一是由於他「感於小玉遭遇之慘」，對此角色之偏愛，促使他改篇
此劇；其二是他「不很喜歡《霍小玉傳》所描寫的李益性格」，希望
「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把李益的性格反轉過來」。14另外，唐滌生
刻意把《湯紫釵》中〈婉拒強婚〉的回目改為〈吞釵拒婚〉，以強調
李益對小玉用情之深。15還有，在〈論理爭夫〉中，唐氏新創小玉冒
死闖入太尉府奪回丈夫一段，亦表現出小玉愛情至上的性格。由此可
見，作者改篇的焦點在於李、霍二人的愛情故事。 
 
    在《霍小玉傳》中，李益棄小玉而另娶高門，令霍小玉傷心而死，
表現出李益的貪慕虛榮。故事的主題是鞭撻負心漢。李唐一代的社會
觀念深受六朝文化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門第觀念。16在唐代的社會
                              
14 盧瑋鑾主編：《奼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卷一》(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 3 月)，頁 75。  
15 葉紹德編著：《唐滌生戲曲欣賞•第二輯》(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1987 年)，
頁 69。 
16 門第觀念的內函包括家族的政治地位、經濟實力、文化傳統、家法門風及婚姻
關係。見程國賦著：《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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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婚姻非常講求門第。當時被稱為「五姓七族」17的名門望族，社
會地位崇高，甚至天子都對他們有所避忌。士子一旦娶得五姓女，社
會地位自然提昇，此後官運亨通、錦衣玉食，不在話下。這種利益不
僅關係到士子本身，還與其家族聲望關係密切。故士子們都以娶五姓
女為榮。門第觀念不但植根於百姓心中，甚至受到法律的規範。當時
的法律嚴禁賤民與士子通婚。18妓女類入賤民階層19，而士子則屬良
民。故李益與霍小玉在門第觀念下根本不能通婚。因此，李益之棄小
玉並不是單純的貪新棄舊、忘情負義。利益所誘，當日貪新棄舊的士
子又豈只李益一人？他只是唐代負心漢的典型。《霍小玉傳》不但鞭
撻了當時一眾寡情薄幸的負心漢，亦對唐代的門第觀念予以抨擊。 
 
    《湯紫釵》的主題則迥然不同。湯顯祖加入盧太尉一角而扭轉了
全劇的結局。日本學者青木正兒20、郭英德21、陳美雪等均曾論及此點。
22太尉恃強凌弱，棒打鴛鴦，以至李、霍二人分離。作者以此角來諷
刺明代政壇的黑暗和權貴弄權。在湯氏的時代，社會問題開始白熱
化。湯氏亦對此有非常深刻的體驗23，故特別塑造奸角盧太尉，以反
映當日官場的黑暗。盧太尉的出現，不但改變了結局，亦使李益成為
一個忠於愛情的正面人物。故事因而從鞭撻負心漢轉移為歌頌愛情；
抨擊對象由唐代門第觀念轉移至明代黑暗政治。 
                              
17「五姓七族」分別是趙郡李、隴西李、博河崔、清河崔、范陽盧、滎陽鄭和太
原王。 
18 在《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中言：「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
宜配合。」轉引自程國賦著：上引書(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10。 
19 唐代的賤民階層包括部曲、雜戶、官戶、奴婢等。部曲指家僕；雜戶則是戶口
普查的一種，地位介乎平民的和奴隸之間；官戶，即罪役戶，前代以來配隸相生，
或者今朝配沒，沒有戶口，隸屬諧司。 
20 青木正兒著，王吉廬譯：《中國近世戲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頁 235。 
21 郭英德著：《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66。 
22 陳美雪著：《湯顯祖的戲曲藝術》(台北：學生書局，1977 年)，頁 79。 
23 湯顯祖在明代美名遠播，但由於拒絕宰相張居正的拉攏，以至三考才能中進
士。見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 年)，頁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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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前代作品，《唐紫釵》的主題思想跟時代脈搏的關係明顯
薄弱多了。改篇者往往因時代轉變或受其個人遭遇的影響而改變故事
的情節。24故改編故事的主題與原著有相異處是普遍的。然而，主題
的改變與故事深刻的思想性並無衝突。這反映出唐氏思想的局限。 
 
 
    《唐紫釵》的內容已在上文詳述，其大致依照《湯紫釵》傳奇。
唐氏在改篇此劇時把傳奇的五十三齣濃縮為八場，卻仍能保留原著的
面貌，可見其剪裁融鑄的功力。 
 
《湯紫釵》乃依據《霍小玉傳》改編，湯氏在此作了極大改動。
由一篇約三千字的唐傳奇，改篇成一套五十三齣的劇本，故事內容必
然更豐富。湯顯祖不但著墨於李益與霍小玉的邂逅25、加插他倆與盧
太尉之間的衝突26，還以大量篇幅敘述李益在塞外的情況27(見附表
一)。加插塞外情況的描寫，一方面可豐富故事內容；另一方面可增
加武打場面，使舞台表演藝術更多姿多采。然而，塞外所發生之事實
與故事主題關係不大，對主題的推展並沒有多大的幫助；篇幅過長，
反令劇本過份拖沓。正如趙景深在〈湯顯祖的紫釵記〉一文中云：「我
不明白作者此劇為什麼要寫到五十三齣之多！中部鬆懈得令人不能
卒讀。倘若把情節改得簡單一些，齣數減少一些或者能夠比較的有精
采吧？」28唐滌生在改編此劇時刪減了李益在塞外的情節，實是明智
                              
24 廖蕙玉：〈霍小玉故事的演變〉，《幼獅月刊》，第四十五卷第五期(1977 年 5 月)，
頁 62。 
25 描述李益與霍小玉邂逅經過齣目包括〈許放觀燈〉和〈墮釵燈影〉。 
26 李霍二人與盧太尉之間的衝突，始於第十五齣〈權夸選士〉，一直維持至劇終。 
27 敘述李益在塞外的情況的齣目包括：〈隴上題詩〉、〈雄番竊霸〉、〈高宴飛書〉、
〈河西款檄〉、〈吹臺避暑〉、〈邊愁寫意〉和〈節鎮還朝〉。 
28 見趙景深《中國戲曲初考》，頁 1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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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 
 
《紫釵記》乃一齣才子佳人戲，武打場面並非必要。故唐滌生在
改篇時，大刀闊斧地刪減了李益在塞外的情況。現代粵劇的篇幅較明
傳奇短小。要以有限的篇幅表現豐富的主題實非易事；改篇劇更受到
原著的限制，尤其困難。唐滌生曾在〈改篇湯顯祖紫釵記的經過〉一
文中表示：「縱使我枯拙之筆不能把《紫釵記》的主題寫得突出而起
點益世的作用，最低限度我也得保存她(《紫釵記》)的原來面目，使
人對於這艷絕人間的不朽戲曲稍有認識」29。可見唐滌生是致力於保
存《紫釵記》的原有輪廓。唐氏在刪減情節時，不但無損故事的完整
性，且能使情節發展更加緊湊。正如李漁在《閒情偶寄•詞曲部•密
針線》云：「編劇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
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
之破綻出矣。」30唐氏在大幅刪剪劇本的同時，又在〈論理爭夫〉中
加插小玉闖太尉府爭夫一段，但仍能保持全劇的完整性，著實花了不
少心思。 
 
 
    現代粵劇的角色行當精簡，篇幅較短，劇中所能包含的人物自然
大減。唐滌生刪減李益在塞外的情況，實有助減少上場人物。正如李
漁在《閒情偶寄•詞曲部•減頭緒》云：「事多則關目亦多，令觀場
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腳色，止此數人，便喚
千百個名姓，也只此數人裝扮……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
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為愈乎？」31現代粵
劇篇幅短小，一劇中若有過多人物，不但使內容更形複雜，而且還會
令演員和觀眾應接不暇，吃力不討好。塞外情況既已刪減，上場人物
                              
29 同注 14，頁 102。  
30 李漁著：《閒情偶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年)，頁 19。  
31 同注 30，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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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減少。(見附表二) 
 
在削減塞外人物之餘，唐氏又給盧太尉之女――盧燕貞上場的機
會。她的出現，不獨令她有參與個人婚姻大事的權利，不受其父支配；
亦加強了李霍婚姻的阻力。此角即《霍小玉傳》中的盧氏女，乃一有
姓無名的角色。她是李益之表妹，後成其元配。湯顯祖在《湯紫釵》
中把此角身份易為盧太尉之女，但只從盧太尉口中提及此角32，並沒
有給予其上場的機會。唐滌生卻在其《唐紫釵》中讓此角登場，並給
其起名燕貞。劇中描述她對李益一見傾心，並要求盧太尉將她許配給
李生(〈墮釵燈影〉)。這就是盧太尉千方百計強逼李益入贅的伏線。 
 
 與盧燕貞相反，鮑四娘卻從一重要角色變成一個被隱藏的角
色。《霍小玉傳》的鮑十一娘是四娘的前身。她乃撮合李益與霍小玉
的媒婆。至明代《湯紫釵》，湯顯祖將其易名，但仍保留她的上場機
會。在《唐紫釵》中，鮑氏卻只是李益口中的一個人物。劇中李益與
霍小玉的婚事由霍老夫人親許(見附表一)，33故鮑氏並無上場機會。唐
氏隱隱保留此角於劇中而沒將她刪去，只是為了鋪排〈吞釵拒婚〉中
「偽鮑三娘」的出場而已。 
 
 
 
 
 
 
                              
32 在湯顯祖《紫釵記》第四十三齣〈媛婚收翠〉中，盧太尉一角在【望江南】中
提及盧氏女：「倚天家、甲第擬雲臺，有女如花新粉黛。」見毛晉編：《六十種曲•
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 
33 楊智深著：《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鳳鳴卷》，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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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情節依違情況 
蔣防《霍小玉傳》 湯顯祖《紫釵記》 唐滌生《紫釵記》 
― 第  一  齣  本傳開宗 * ― 
― 第  二  齣  春日言懷 * 第  一  幕  墮釵燈影 
― 第  三  齣  插釵新賞 * 第  一  幕  墮釵燈影 
― 第  四  齣  謁鮑述嬌 * 第  一  幕  墮釵燈影 
― 第  五  齣  許放觀燈 * ― 
― 第  六  齣  墮釵燈影 * 第  一  幕  墮釵燈影 
✔ 第  七  齣  託鮑謀釵 (以霍老夫人親許婚事代之)
✔ 第  八  齣  佳期議允 (以霍老夫人親許婚事代之)
✔ 第  九  齣  得鮑成言 (以霍老夫人親許婚事代之)
✔ 第  十  齣  回求僕馬 (以霍老夫人親許婚事代之)
✔ 第十  一齣  妝臺巧絮 ― 
✔ 第十  二齣  僕馬臨門 ― 
✔ 第十  三齣  花朝合巹 第  二  幕  花院盟香 
✔ 第十  四齣  狂朋試喜 第  一  幕  墮釵燈影 
✔ 第十  五齣  權夸選士 ― 
✔ 第十  六齣  花院盟香 第  二  幕  花院盟香 
✔ 第十  七齣  春闈赴洛 ― 
― 第十  八齣  黃堂言餞 * ― 
― 第十  九齣  節鎮登壇 * 第  三  幕  陽關折柳 
― 第二  十齣  春愁望捷 * ― 
― 第二十一齣  杏花題名 * 第  二  幕  花院盟香 
― 第二十二齣  權嗔計貶 * 第  二  幕  花院盟香 
― 第二十三齣  榮歸燕喜 * ― 
― 第二十四齣  門楣絮別 * ― 
― 第二十五齣  折柳陽關 * 第  三  幕  陽關折柳 
― 第二十六齣  隴上題詩 * ― 
― 第二十七齣  女俠輕財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二十八齣  雄番竊霸 * ― 
― 第二十九齣  高宴飛書 * ― 
― 第三  十齣  河西款檄 * ― 
― 第三十一齣  吹臺避暑 * ― 
― 第三十二齣  計局收才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三十三齣  巧夕驚秋 * ― 
― 第三十四齣  邊愁寫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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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齣  節鎮還朝 * ― 
― 第三十六齣  淚展銀屏 * ― 
― 第三十七齣  移參孟門 * 第  五  幕  吞釵拒婚 
― 第三十八齣  計誚傳訛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三十九齣  淚燭裁詩 * ― 
― 第四  十齣  開箋泣玉 * ― 
― 第四十一齣  延媒勸贅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二齣  婉拒強婚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三齣  緩婚收翠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四齣  凍賣珠釵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五齣  玉工傷感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六齣  哭收釵燕 *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四十七齣  怨撒金錢 * ― 
― 第四十八齣  醉俠閒評 * 第  六  幕  花前遇俠 
✔ 第四十九齣  曉窗圓夢 第  四  幕  典賣珠釵 
― 第五  十齣  玩釵疑歎 * 第  六  幕  花前遇俠 
✔ 第五十一齣  花前遇俠 第  六  幕  花前遇俠 
✔ 第五十二齣  劍合釵圓 第  七  幕  劍合釵圓 
― 第五十三齣  節鎮宣恩 *   第  八  幕  節鎮宣恩 *
註：*為新增情節 
 
附表二：上場人物比較 
蔣防《霍小玉傳》 湯顯祖《紫釵記》 唐滌生《紫釵記》 
霍小玉(妓女) 霍小玉(霍王女) 霍小玉(霍王女) 
李益(隴西進士) 李益(隴西狀元) 李益(隴西狀元) 
黃衣豪客(俠客) 黃衣豪客(俠客) 黃衫客(四王爺) 
崔允明(李益中表弟) 崔允明(李益中表弟) 崔允明(李益友) 
韋夏卿(李益友) 韋夏卿(李益友) 韋夏卿(李益友) 
― 盧太尉 盧太尉 
浣沙(小玉侍女) 浣沙(小玉侍女) 浣沙(小玉侍女) 
凈持(小玉之母) 鄭六娘(小玉之母) 霍老夫人(小玉之母) 
鮑十一娘(媒人) 鮑四娘(媒人) 鮑四娘(媒人) 
盧氏女(李益元配) ― 盧燕貞(盧太尉之女) 
― 鮑三娘(偽鮑四娘姐) 鮑三娘(偽鮑四娘姐) 
侯景先(寄賣店店主) 侯景先(玉工) 侯景光(玉工) 
老玉工 侯景先(玉工) 侯景光(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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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哨兒(哨卒) 王哨兒(哨卒) 
秋鴻(李益仆) 秋鴻(李益僕) ― 
櫻桃(小玉侍女) ― ― 
胡雛(黃衣豪客之僕人) 胡奴(黃衣豪客之僕人) 胡雛(黃衫客之僕人) 
― 賓贊 ― 
― 雜豪家(養馬人) ― 
― 京兆府尹 ― 
― 劉節鎮(玉門關節度使) 劉公濟(玉門關節度使) 
― 堂候(盧太尉之下屬) ― 
― 使客 ― 
― 通報 ― 
― 將官 ― 
― 吐蕃將 ― 
― 王孫仕女 ― 
― 大河西國王 ― 
― 小河西國王 ― 
― 蕃卒 ― 
― 水月院小尼姑 蓮傅(水月觀音院尼姑) 
― 王母觀道姑 道姑(主持西天王母觀) 
― 酒保 ― 
― 無相法師(祟敬寺老僧) 無相法師(祟敬寺老僧) 
― ― 梅香(侍女) 
延先公主 ― ― 
營十一娘(李益妻) ― ― 
李太夫人(李益母) ― ― 
― ― 盧老夫人(盧太尉妻) 
註：( )內為角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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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劇源遠流長。據《粵劇史》記載，粵劇伶人於明神宗萬曆年
間(1522-1566)已建立幫會組織――「瓊花會館」。34可見早於明代粵劇
表演已非常活躍。經過數百年的演變，粵劇無論在體制、聲腔、演員
分工、服裝、化妝，以至舞台佈景都有很大的改變。35由於現代搬演
的粵劇已喪失本來面目，故被稱為「新粵劇」。36唐滌生可謂是編寫「新
粵劇」的表表者。 
 
 
 傳統粵劇行當分工細緻。在「瓊花會館」創立時，角色依漢劇分
為十大行當：一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貼、
九夫和十雜。37根據《粵劇史》記載，這十大行當可再細分。38每個行
當都有其指定擔演的角色類型；無論服飾、裝扮、唱腔以至做手都各
具特色。陳鐵兒在〈粵劇早期的戲班和行當〉一文中云：「粵劇行當，
忠奸分明，各有形象。」39觀眾可從演員面部化妝分辨角色的性格，
                              
34 賴伯疆、黃鏡明著：《粵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頁 8。 
35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受到西方畫劇及歐美電影的衝擊而產生了變化。
見黃兆漢著：《粵劇論文集》(香港：蓮峰書舍，2000 年)，頁 71。如《唐紫釵》
中的分場形式就明顯是受到西方畫劇的影響。 
36 陳鐵兒在〈「排場戲」與「新粵劇」〉一文中言：「『排場戲』等於詩格和詞律，
有一定的平仄規矩……凡主角至配角都不需劇本，只看『提綱』便可演得頭頭是
道，正如詩詞有一定的格律，凡詞章家都懂得的，不能出韻出格。」見黃兆漢、
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00。然而，現代粵劇皆有劇本。陳守仁指出「仙鳳鳴劇團」在戲劇的製
作過程中嚴格遵守劇本，並對演員的即興表演(按：俗稱「爆肚」)加以限制。見
陳守仁：《香港粵劇研究•上卷》(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8 年)，頁 52- 
53。這種嚴守劇本的表演形式稱為「新粵劇」。 
37 同注 3，頁 257。 
38 同注 34，頁 298。 
39此文載於黃兆漢、曾影靖編訂：《細說粵劇――陳鐵兒粵劇論文書信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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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臉的是奸角，紅面的是具俠義精神的人物。即使演員在表演中沒
有任可說白，觀眾亦能辨別其性格。40此外，不同行當的演員都有其
獨特的唱腔和造手。41 
 
 綜合《粵劇史》與陳鐵兒之見解來說，十大行當的模式一直保持
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自一九二五年以來，粵劇行當漸漸精簡為「六
柱制」。即把演員分為六大行當――文武生、正印花旦、丑生、小生、
武生和二幫花旦。唐滌生的劇作就是按此模式編寫。 
 
 
    唐滌生編劇的特點是「因人寫戲」42，即以劇情配合人物角色。
二十世紀以來的粵劇，都是以文武生和正印花旦作為重心人物的。由
於《紫釵記》是為「仙鳳鳴劇團」編寫，而劇團的兩位臺柱――任劍
輝和白雪仙――均是女性，故唐滌生為劇團編劇時，便需要在選擇題
材上遷就她們的戲路和專長。43雖然任氏是小武行出身44，有一定的武
功底子；然其始終為女兒身，基於體型和聲線的限制，難以把武將、
豪俠的一類角色演得淋漓盡致。故唐氏編寫劇本時便需避重就輕，以
文場戲為主。這是唐氏刪減李益塞外生活的原因之一。 
 
    基於配合各演員的性格及「六柱制」，唐滌生編寫《紫釵記》時，
需從原著的多個人物中選取六個最重要的角色，加以塑造。郭秉箴先
                                                                                     
光明圖書公司，1992 年)，頁 51-54。 
40 Siu Wang-ngai & Peter Lourick: Chinese Opera: Image and Storie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p.3-4. 
41 Siu Wang-ngai & Peter Lourick: Chinese Opera: Image and Storie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p.5. 
42 劉靖之、冼玉儀主編：《粵劇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頁
442。 
43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頁 683。 
44 區文鳳、鄭燕虹編著，《香港當代粵劇人名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
劇研究計劃，1999 年)，頁 37。 
唐滌生《紫釵記》角色人物研究                                   胡梓穎               
 16
生在《粵劇藝術論》中，便指出現代粵劇劇本與演員的關係：「…由
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幫花旦、丑生、武生六個台柱代替原來
的十大行當，任何劇目的編寫，不論故事、主題和人物怎樣，都必須
使六個台柱在戲中所佔的比重大致均勻，各有獨立表演的機會，使觀
眾能看到演員陣容的全貌，以增加營業號召力。」45由此可見，人物
角色是編寫《紫釵記》一劇的關鍵。 
 
 陳鐵兒指出傳統粵劇的角色行當「忠奸分明」。例如武生不演奸
角，丑生專演詼諧的角色，而各行當為了保護本身的利益，禁止跨行
當之演出。46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以及受到的「六柱制」限制，
新粵劇在行當分配上已沒有那麼嚴格。在《唐紫釵》中，由武生擔演
反派角色盧太尉，丑生也跨行當分飾淨角黃衫客與小生崔尹明二角，
突破傳統。擔演李益一角的文武生，更是三十年代由粵劇名伶靚少華
始創的行當。47致力保持傳統粵劇的學者，如陳鐵兒輩，認為角色行
當的轉變使粵劇喪失了原有的藝術價值。 
 
    時代進步，人類的生活比前更多姿多采，粵劇觀眾大幅地流失。
觀眾流失，演員亦自然大減。可以說，粵劇精簡行當是為了尋找生存
空間，不能避免。在《唐紫釵》中，唐氏嘗試以一人分飾二角及跨行
當的手法補救演員不足的情況，而沒有因應遷就演員而強硬改變故事
情節，可見唐滌生並非畜意捨棄傳統粵劇的表演藝術。他在有限的空
間已盡力嘗試保存失傳了的行當。 
                              
45 郭秉箴著，《粵劇藝術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頁 11-12。 
46 同注 2，頁 52-53。 
47 黎鍵編錄：《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1993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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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所呈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劇中人物各自有不同的性
格、欲望和遭遇，因而便產生戲劇衝突。王璦玲在討論有關戲劇性的
問題時指出：「『戲劇性』最主要的本質是『戲劇衝突』」。48由此可見，
戲劇衝突就是戲劇的主宰。戲劇衝突可分為兩方面。其一為角色內心
的矛盾衝突；其二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衝突。49 
     
 
    上文論及角色內心的矛盾是戲劇衝突的一個元素。在《唐紫釵》
中，霍小玉的內在矛盾貫穿於全劇。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其內心矛盾
的影響，推動著劇情的發展。 
 
 霍小玉乃霍王女，本為郡主。然而其父去世後，其族人以為其
母出身寒微，便將其母女二人逐出家門。於是小玉頓然淪落為平民。
這種突變形成了小玉內心的矛盾。她生於帝王家，知書識禮，就是其
插帶的紫玉釵便已價值連城。由此可推斷她自小錦衣玉食，生活無
憂。從她被貶後居梁園、蓄婢、典當家私三事，便可知她遇上李益以
前的生活並不困難。然而從天堂掉落人間的失落感卻嚴重傷害其心
靈。不斷地煎熬著她的只是被貶後那種若有所失的感覺而已。 
 
 被貶是外在的現實環境。地位可在一夜之間急劇轉變；可是，
人的內心世界卻不然。縱然被貶已是不爭的事實，小玉的固有性格卻
沒有改變。小玉的痛苦固然是由其地位突變而誘發，但導致她如斯痛
                              
48 王璦玲著：《明清傳奇名作人物刻畫之藝術性》(臺北：臺灣書店，1999 年)，
頁 14。 
49 鄭懷興：《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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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卻是小玉自己。正如王璦玲所言：「(戲劇)情節只是衝突的背景」。
50若小玉只是一個逆來順受的人，她的內心或許會寬舒一些；但她卻
偏是一個剛烈、堅執的人。雖然被貶，她卻不甘罷休。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討論有關戲劇衝突時指出：「戲劇
的主要因素不是實際行動而是人物內心情欲的展現。」51霍小玉後來
之所以下嫁李益，不獨是仰慕其才子風流，更重要的是希望能籍李益
的才華而獲得再次進入上流社會的機會，以彌補其內心的縫隙。這是
她不甘向現實低頭的表現，同時也顯示了她對個人身份的自卑感。這
種既自卑又自負的矛盾心理造成劇中的「張力」(tension)，貫穿整劇。     
 
 
 戲劇衝突的另一個元素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衝突。黑格爾指
出：「戲劇動作的情境使個別人物的目的要從其他個別人物方面受到
阻力，有一個同樣要求實現的對立的目的在擋住它達到現實的路，於
是這種對立就要產生互相衝突和糾紛。因此，戲劇的動作在本質上須
是引起衝突的，……按照具體的情境，人物性格和目的的特性，這種
衝突既要符合人物性格和目的的方式產生出來，又要使它的矛盾得到
解決。」52在《唐紫釵》中，李益是劇中衝突的核心。劇中人為了不
同的原因爭奪李益，造成不同層面的衝突，比前代作品更複雜豐富。
霍小玉與盧燕貞之爭，固然是為了個人婚姻的幸福。盧太尉之強奪李
益，一方面是為了女兒的終生幸福，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鞏固個人在朝
中的權力。崔尹明不肯屈於權奸而就義，力保李霍的婚姻，是知恩圖
報，亦是出於正義感。黃衫客仗義幫助小玉，並非如前代作品那樣單
純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同時除掉奸臣，整肅朝廷。劇中的
衝突使各人物性格得以深化。 
                              
50 同注 48，頁 8。 
51 [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53。 
52 同注 51，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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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紫釵》中，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衝突可分為兩方面――正
面衝突與暗中衝突。盧太尉權傾天下。至於李益、霍小玉、崔尹明、
韋夏卿等人，雖然各自有不同的身份，但地位均次於盧太尉。李益與
韋夏卿均是由儒生躍升為士人階層的。53雖然地位獲得提昇，但較之
於盧太尉，地位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因此，李、韋二生為保性命
與烏紗，即使受到盧太尉的壓迫，仍敢怒不敢言。李、韋二生內心的
種種顧慮，令盧太尉在衝突中往往佔盡上風。這是劇中的暗中衝突。 
 
 至於與崔尹明身為平民百姓，地位低微。由於他並非官場中人，
不必顧慮受到貶摘；加上其性格剛烈正直，在盧太尉面前便能無所避
忌地暢所欲言。因此他與盧太尉的正面衝突便出現了一種均勢。雖然
盧太尉對崔尹明能操生殺大權，但在爭辯的過程中，盧太尉卻往往處
於下風。崔尹明對他的嘲諷使他理屈而辭窮。表面上，盧太尉在衝突
中是大獲全勝，實際上卻是失敗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之間的正面衝突並非貫穿全劇的。崔尹明
在第一場〈墮釵燈影〉中初會盧太尉時，「受寵若驚」地向太尉叩頭，
對他敬仰非常，二人並未產生衝突。然而，當二人在第五場〈吞釵拒
婚〉中再次相遇時，盧太尉逼使崔尹明作媒，便引起了二人的衝突。
他們衝突的爆發是突然但非突兀。因為他們的衝突自第四場〈曉窗圓
夢•凍賣珠釵〉一幕便開始醞釀。崔尹明受到小玉的恩惠，就是其殉
義的伏線。王璦玲指出：「由於受到表演時空的限制，戲劇不可能像
小說般緩慢地進展，而是需要展示一個迅速爆發、發展、解決的衝突
過程，因此劇作家只有將劇中人物置身於一個充滿矛盾衝突的環境
中，迫使人物以獨特的方式去對付或解決這個衝突，如此，人物才有
                              
53 在〈折柳陽關〉中，描述李益出任參軍，韋夏卿則被任為長安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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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留給觀眾鮮明的印象。」54唐滌生安排崔尹明這個地位低微的老
儒生嘲諷盧太尉，展開了二人的衝突；而崔尹明對太尉的嘲諷，迫使
盧太尉無法按捺而殺害他。在短短一場中，唐氏便將「一個迅速爆發、
發展、解決的衝突過程」呈現於觀眾眼前，可見唐氏已掌握到戲劇衝
突的表現手法。編劇家鄭懷興在談到其創作經驗時指出：「正面衝突
的戲很難寫，弄不好會變成雙方據理力爭，只有『理充耳』，沒有『趣
娛目』。因此，在寫正面衝突時，得花些心思，用些機巧。」55崔尹明
對太尉的戲謔，既具說服力又富娛樂性，而且還能推動劇情的發展，
可見唐氏舖排的這個衝突場面是成功的。 
     
 
 盧太尉在《唐紫釵》中是一個幾乎能隻手遮天的人物。然而，
他在劇中是孤立的。除了其女兒燕貞外，劇中的人物不是與他抗爭，
就是怯於他的淫威。在「六柱」之中，盧太尉是唯一的反派人物，他
可說是「以一敵眾」的。這是不平衡的衝突。然而，眾人與盧太尉為
敵，他這孤立的形勢卻無損他的權勢。他的權勢足以對抗與他對敵的
劇中人。這是一面倒的衝突。 
 
 衝突是構成戲劇情節的重要元素。56編劇家的任務就是展現戲劇
的衝突，並使劇中人解決這一衝突。57一言以蔽之，就是平衡戲劇的
衝突性。黃衫客是唯一能全面壓倒盧太尉的人物。無論是權勢、公義
以至口舌之爭，他都佔盡上風。直到黃衫客暴露其「四王爺」的身份
(〈論理爭夫〉)，衝突才回到平衡的軌道。因此，黃衫客在劇中具有
緩和衝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二人之爭奪李益已超越了原來的界
限。盧太尉爭奪李益本是為了完成其女兒的心願；至於黃衫客之爭李
                              
54 同注 48，頁 14。 
55 鄭懷興：《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127。 
56 同注 48，頁 9。 
57 同注 51，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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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則本是仗義幫助小玉的。然而，當二人正面交鋒之時，這些目的
卻已轉化為政治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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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滌生按「六柱制」編寫《紫釵記》。劇中主要演出者計六人，
然共有七個主要角色――霍小玉、李益、盧太尉、崔尹明、韋夏卿、
黃衫客及浣沙。其中崔尹明與黃衫客由一人分飾。除盧太尉一角源自
《湯紫釵》，其餘數角皆始見於蔣防《霍小玉傳》。在改篇《紫釵記》
的過程中，唐滌生重新塑造這些角色，務求令劇本更富藝術性。 
 
    在唐滌生《紫釵記》中，霍小玉一角由正印花旦飾演。霍小玉的
身份地位得到提升。前代作品中的霍小玉皆是由貴族淪落為妓女，但
唐氏粉飾她為被貶的「霍家千金，洛陽郡主」(〈燈街拾翠〉)，並沒
有言其是妓女。除了身份地位得到提升，霍小玉的精神在故事的發展
過程中也不斷提升。然此變化是曲線發展的。 
 
 霍小玉性格的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從故事開端至小玉與李
益邂逅是首個階段。小玉乃霍王女。然其父死後，她與母親被逐出家
門。58這樣的身份令小玉形成了矛盾的性格――她一方面以其美貌和
「出身名門」而恃才傲物；另一方面，又因失去貴族身份而自卑。她
自言「歷劫不再是千金價，落拓不配攀司馬」、「自覺辛酸自慚被貶花，
破落那堪共郎話」(〈花院盟香〉)，充分表現出其自卑感。她深知李
                              
58 在〈花前遇俠〉中，小玉道：「妾本霍王女，
滄桑劫後被迫改從母姓，（續唱）哭萱堂悲逢罡
風勁，出章臺卑微不相稱，家一破要失去了夫家
姓，遭軀擯我縱滴血也不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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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出身名門望族，他倆的愛情實難以獲得美滿結局，因此處處表現焦
慮和不安。父母的結局是可鑑的前車，故她縱然覓得佳偶，新婚翌晨
仍不禁悲從中來，含淚向李生言：「妾本輕微，自知非匹，今以色愛，
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鳥蘿無託」。(〈花院盟香〉)
可見小玉的自卑感使她對婚姻缺乏信心。 
 
    從小玉與李益結合至二人分離是第二個階段。小玉既對婚姻缺乏
信心，自然害怕李益把自己遺棄。她傾慕李益之才，無容置疑。然她
當初下嫁李益，亦希望藉他的才華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為其母親
爭回一口氣。故小玉得知李益高中時便「大喜」。(〈花院盟香〉)她不
但為夫婿能揚眉吐氣而喜，亦為自己光明的未來而高興。惜他倆新婚
不久，李益便要遠赴塞外。此乃小玉由「喜」轉「悲」的轉捩點。第
三場〈折柳陽關〉細緻地刻劃了小玉的複雜心情： 
 正怕極目關山何日盡，怎奈斷腸笳鼓又催人，十郎夫，十 
郎夫，前面是壩陵橋，待妾折柳尊前，一寫陽關之思…… 
須駐步低聲再喚夫，待折堤畔柳絲絲縛君今生掛住奴。 
她對李益依依不捨，與李生「半就半扶，雙雙共對斷魂路，半顛復半
倒」；最後，當李益離開時，她更「狂叫十郎暈倒」。夫婦分離故然令
小玉悲傷不已。然而新婚夫妻感情尚淺，亦不至於令小玉如斯傷心。
她的哀傷是源於其憂慮被李生遺棄。李益不但掌握了小玉一生的幸
福，亦能左右其母親下半生的榮辱。李益就是小玉的一切。 
 
    由李益出關至小玉賣釵是第三個階段。李益去後三年，小玉再會
李生的希望已變成絕望。她散盡家財，最後更不惜賣掉了其父生前買
給她的「上頭」之物59――紫玉釵，只為得到李益的一點消息。李益
歸家的一絲希望就是小玉的精神支柱。三年的辛酸使小玉變得堅強。 
                              
59 廣東用語。在廣東的傳統習俗中，女子出嫁前夕由母親替其梳頭並插戴頭飾。
此習俗稱為「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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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小玉得知李生將入贅盧府至二人重逢是第四階段。小玉受到被
遺棄的打擊，以致她變得懦弱。正如陳美雪指霍小玉「對李益的愛情，
自始至終都在付出」60。小玉對李生付出了一切，換來的卻只是「舊
時結髮釵頭玉，改作新歡壓髻鳳凰簪。」(〈典賣珠釵〉) 感情落空，
小玉的精神切底地崩潰。她悔恨當初委身於李益，不獨使自己一生坎
坷，更連累其母受苦。她感到自己已失去一切，認為自己的存在已沒
有價值。霍小玉心碎了！惟有求神問卜才能使其心靈得到一點點慰
藉。(〈花前遇俠〉)她這種悲觀消極的態度，反映出她在幻想破滅後
已變得懦弱。 
 
    小玉與李益重逢至劇終是第五階段。感情落空、自我價值又得不
到肯定，小玉心中只有無奈與怨憤。故當小玉與李生重遇之時，其抑
壓了三年的怨憤便一觸即發。(〈劍合釵圓〉)唐滌生給予小玉這個發
洩機會，充分表現小玉性格剛烈的一面。經過三年的磨鍊，小玉的性
格已與她初見李益時那「羞笑掩面入門再回身一望」的嬌羞性格迥然
不同。在小玉盡情發洩、李益訴說其苦衷後，兩人重修舊好。既知李
益並無負心，小玉重拾自信。雖然李生最終被挾持回太尉府，小玉亦
只能嘆句「薄命非關郎薄倖」，但無疑她已回復了昔日的自信，真正
獲得心靈的慰藉。 
 
    小玉一旦重獲自信，其堅強剛烈的潛在性格便擊倒了其懦弱的一
面。在黃衫客的鼓勵下，她鼓起勇氣獨闖太尉府，據理爭夫。縱然震
耳欲聾的喝堂聲一度令她「驚慌退後」，但她面對盧太尉時，卻理直
氣壯地自稱「故霍王女，狀元妻」；她寧願一死，也不向惡勢力屈服。
(〈節鎮宣恩〉)此情節表現了霍小玉的痴情與勇敢，她剛烈的性格得
以發揮到淋漓盡致。 
                              
60 同注 22，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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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滌生《紫釵記》雖是據湯顯祖之作改編，但其筆下的霍小玉卻
貼近《霍小玉傳》的小玉。在《霍小玉傳》中，小玉不向現實低頭，
死後化成厲鬼纏繞李益，性格剛烈。正如萬斌生在〈從《霍小玉傳》
到《紫釵記》的得失〉中所言：「霍小玉用年青的生命，對負心漢、
對封建世族婚姻制度、對整個吃人的封建社會，作了最激烈的也是最
後一次的抨擊。」61在《唐紫釵》第八場〈節鎮宣恩〉中，唐氏以「據
理爭夫」代替湯氏作品中的聖旨，突出了小玉不甘向權奸屈服的性
格。她之所以能勇敢地爭夫，與其地位之提升不無關係。正如區文鳳
在〈唐滌生後期的粵劇創作與香港粵劇的發展〉一文中指出：「他(唐
滌生)筆下的霍小玉是一個真正落拓的貴族小姐，她既高傲復自卑的
性格，使她有一份剛烈和果敢，所以才會拼死在華堂爭婚。」62她寧
死不屈，性格較湯氏筆下的小玉更鮮明突出。可見唐滌生充分掌握了
蔣防筆下霍小玉的神髓。 
 
    然而，相對於《霍小玉傳》，唐氏筆下的小玉卻又顯得深明大義。
《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含恨而終，臨終前更對李生言：「我死之後，
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這顯然是一種因愛成恨的表現。
李益之負心，與其妻妾無關，何以要加害於無辜的人？正如劉燕萍所
言：「小玉的堅執是導致悲劇的主因。」63初與李生邂逅，她已洞察到
二人仳離是不能改變的結局；但小玉卻沒有逃避這一段情，以致抱憾
終身，她實應付上一部分責任。相對而言，唐氏筆下的霍小玉則較理
智。面對李益的負心，她只有怨自己的薄命與痴情。她對李益雖有怨
言，但仍然維護李益的名聲。當她對黃衫客訴說怨情後言：「小玉傷
                              
61 見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湯顯祖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84 年)，頁 445。 
62 載於劉靖之、冼玉儀主編：《粵劇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
頁 448。 
63 劉燕萍著：《愛情與夢幻――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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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你莫向人前說，我恐壞郎君佢既好前程。紫釵遺恨寫炎涼，你少提
薄倖人名姓。」(〈花前遇俠〉) 她雖然受盡委屈，但仍處處為李益設
想，可見她用情之深。小玉的精神在此時已然昇華。她對李益的愛情
不再是建基於慕才。她這種甘於為愛情犧牲的高尚情操，與湯顯祖筆
下的小玉形象一脈相通。 
 
    唐滌生塑造的霍小玉還包含著《牡丹亭》杜麗娘的性格。杜麗娘
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仍積極主動地追求戀愛自由。如在〈圓駕〉中，
麗娘在金殿上與其父爭辯，主動爭取婚姻的自由。她能為情而死(〈鬧
殤〉)，為愛而生(〈回生〉)，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唐氏筆下的霍小
玉亦是憑自己爭取幸福的，並不像湯顯祖筆下的小玉那樣被動。為了
愛情，小玉不畏權貴，冒死闖太尉府據理爭夫(〈節鎮宣恩〉)；她寧
可與李益共赴黃泉，亦不願與其分離，可見她也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 
 
 唐氏筆下的霍小玉不但是痴情女，亦是一名孝女。如前所述，她
本希望李益能吐氣揚眉，為其母親爭回一口氣。其後她誤以為自己遇
人不熟，更以連累母親自責。最後，當她冒死闖太尉府之際，她在第
八場〈論理爭夫〉中仍不忘囑咐婢女綄紗： 
(小玉喊白)浣紗，妹妹，所謂苦命親娘薄命兒，兩人同是風 
前燭，你返去同我侍奉娘親，也不枉我一場待你，浣紗你去 
啦，你去代我話俾阿媽知，話小玉一生自負，從來都唔肯 
佢眼前認錯，(介)我而家我知錯叻。                                     
顯然，小玉對於自己不能侍奉親娘感到內疚。  
 
    在唐滌生筆下，霍小玉的精神面貌是複雜的。在故事的發展過程
中，小玉的精神得到提升，而其對李益的愛情亦不斷地昇華。她既自
負、剛烈、堅強，又善解人意、懂得為人設想。她雖揉合了《霍小玉
傳》和《湯紫釵》霍小玉的優良性格，但其形象較《霍小玉傳》的小
玉立體化，亦較湯顯祖筆下的小玉更富反抗意識。唐滌生所塑造的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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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就是完美的化身。 
 
 
 唐滌生在〈我為什麼選編帝女花和紫釵記〉一文中言其「很不
喜歡《霍小玉傳》所描寫的李益」，因此他便「依照湯顯祖筆下所寫
的李益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雖然編劇者自稱其刻意改造李益，但
不能就此斷定他已改變了李益的性格。現先探討《霍小玉傳》所描寫
的李益。 
 
    李益，字君虞，家住隴西，系出先朝相國，排行第十，人稱李十
郎。前人論述《霍小玉傳》中的李益，多以為他乃一名負心漢。他初
到長安「博求名妓」，委託鮑四娘替他尋求美女，邂逅霍小玉。他與
小玉相戀二年，並立下海誓山盟。然而最終卻因貪圖富貴而娶名門之
女，背棄小玉。小玉設法尋找李益的下落，李益則想盡辦法逃避小玉。
從他「博求名妓」一點可見他只是慕小玉的美色，自始至終都沒有認
真地對待他與小玉的感情。他以花言巧語取悅小玉；但當真正面對人
生重大的決擇時，他不惜將小玉置之不理，乃忘情負義之人。他有負
小玉，但卻沒有勇氣面對她。若非受黃衫客挾持，相信他永遠也不會
再會小玉。廖玉蕙在〈霍小玉故事的演變〉一文中指出，在唐代的門
閥制度下，李益與霍小玉實難婚配，李益在「冷靜的思考並權衡了愛
情與功名的輕重」後放棄與小玉的感情，是情有可原。64然而，李益
的負心並不在於其離開小玉，而在於他不能謹守與小玉的八年之約。
小玉與他定下八年之約，可見小玉是理智的。若他能坦白地向小玉提
出分手，小玉亦不至於憂憤而死。他這懦弱的性格與小玉的剛烈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 
 
                              
64 廖玉蕙：〈霍小玉故事的演變〉，《幼獅月刊》，第四十五卷第五期(1977 年 5 月)，
頁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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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湯紫釵》中，盧太尉是拆散李、霍夫婦的角色。青木正兒在
《中國近世戲曲史》中指出此改動是「欲令益免受薄情郎之污名也」。
65可見李益的形象已有很大的改變。其中〈哭收燕釵〉中，李益看到
偽鮑四娘手持小玉的紫玉燕釵時那憐惜小玉之態，充分表現他對小玉
用情之深： 
【獅子序】……﹝生驚介﹞終不然霍府來的。﹝看釵介﹞ 
 覤了他兩行飛燕。一樣銜花。﹝悲介﹞此釵緣何到此。 
【太平歌】別他三載。長是泣年華。眼見得去後人亡將 
物化。﹝丑﹞活在。﹝生﹞終不然舊家門戶恁消乏。沿 
門送上金釵價。﹝丑﹞那裡討舊家門戶哩。﹝生﹞終不 
然到嫁了人。那裡有鳳彩去隨鴉。老鸛戲彈牙。 
當他聞小玉已另嫁他人時，甚至欲吞下紫玉燕釵殉愛： 
【賞宮花】是真是假。似釵頭玉筍芽。便做到釵無價。 
做不得玉無瑕。﹝丑﹞參軍爺。夫人忘了你去哩。﹝生 
﹞妻呵。你去即無妨誰伴咱。他縱然忘俺依舊俺憐他。 
…… 
【絳黃龍】冤家。真個無差。好些時肉跳心驚。這場兜 
答。妻呵。常言道配了千個。不如先個。你聽後夫說。 
賣了釵。有日想李十郎來。要你悔也。妻。那人怎麼。 
記當年曾愛西家。…… ﹝生﹞休喳。俺見鞍思馬。難道 
他是野草閒花。小玉姐痛殺我也。氣咽喉嗄。恨不得把 
玉釵吞下。 
可見他有別於《霍小玉傳》中的負心形象。陳宗琳在〈《紫釵記》淺
析――談湯顯祖對《霍小玉傳》的改造〉一文中言：「在《紫釵記》
裏，李益卻一洗身上的塵垢，成為一個忠於愛情、嚴守盟約、不屈服
於權貴、情真意摰的多情郎君。……李益是前朝相國的公子，門第高
貴，才華出眾，卻能衝破封建的門閥觀念，去愛一個出身低微的弱女
                              
65 同注 20，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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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超越了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確實難能可貴。」66此評價基本上
是中肯的。然而，陳氏以「李益始終未曾應允招贅」一事斷定李益「不
屈服於權貴」67，實有相榷餘地。李益雖然沒有應允招贅，可是他也
沒有對盧太尉作出任何實際的反抗行動。正如王璦玲在《明清傳奇名
作人物刻畫之藝術性》云：「……『性格』雖是人物品質的決定因素，
它卻是『潛能的』，不是現實的，只有通過行動才能表現出來。」68「欲
吞釵」表現了李益內心的反抗意識。然而，他最終並無將此潛在意識
化為具體的行為，因而我們不能就此言其性格已變得堅強。他仍舊是
懦弱的。若不是黃衫客之助，恐怕他與小玉永無重逢之日。 
 
 唐滌生自言根據《湯紫釵》「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但變動是
不大的。他筆下的李益仍是專一而懦弱。在〈吞釵拒婚〉中，李益看
到偽鮑四手持小玉的紫玉燕釵時的反應與《湯紫釵》的情形相類似： 
（李益台口反線中板下句）唉也，拾釵人從絕塞歸，墜 
釵人已移情去，歸來遲一月，此恨永難翻。八千里路夢 
遙遙，壩陵橋畔柳絲絲，恍見夢中人，招迎郎返，驚見 
賣釵人，釵未斷時情已斷，未溫前夢，夢先殘。。(趨快 
)哭一句釵在情亡人空反返。一別竟成永別，續情難。。 
若到渭橋忙掩眼。怕回憶當年燈街倩女墜釵環。(悲咽介 
)今日離巢燕去賸空樑，好比流水落花難再挽。(對釵喊「 
                              
66 陳宗琳：〈《紫釵記》淺析――談湯顯祖對《霍
小玉傳》的改造〉，《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 
(1987 年四期)，頁 58。 
67 同注 66，頁 59。 
68 同注 4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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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不止介) 
辭異而意同，可見唐氏並沒有大力改變李益的性格。面對盧太尉的欺
壓，他不敢反抗；小玉受盡委屈，他又無力保護。他與小玉相聚片刻
後，被盧太尉再次押回府中與燕貞成婚。他心中焦慮不安，但又束手
無策。若小玉不闖府爭夫，難道他就此入贅太尉府嗎？《唐紫釵》是
霍小玉故事的二度改編。它的劇情依據《湯紫釵》改編，為配合劇情
的推展，人物行為變動較少是意料中事。用情專一是湯顯祖對李益性
格的改動，唐滌生從之。但對於李益那懦弱的內在性格，千年以來都
沒有改變。 
 
 戲劇藝術追求的並非性格完美的人物，而是具有真實感的藝術
形象。若就此討論《唐紫釵》中的李益形象，唐滌生已成功地塑造了
具真實感的李益形象。可是若從他「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的目標而
言，他是失敗的。唐氏並沒有將《霍小玉傳》中的李益性格反轉過來；
其筆下的李益存有《湯紫釵》李益的影子。 
 
 
    盧太尉是劇中唯一的反面人物。他是釀成李益與霍小玉分離的關
鍵人物。此太尉乃出自湯顯祖的傳奇。蔣防《霍小玉傳》中並無此角。
前文論及湯顯祖以盧太尉來扭轉全劇主題。郭英德在《明清傳奇史》
中云：「劇中增加了反面人物盧太尉，使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負心的
矛盾轉變為男女愛情與強權勢力的矛盾。」69可見盧太尉在整個劇本
中的重要性。盧太尉的出現，使故事更具衝突性，劇力萬鈞。故唐滌
生保留此角，無可厚非。 
 
盧太尉在《唐紫釵》中的上場比率高於前作。全劇共有八幕，盧
                              
69 同注 21，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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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上場五次70；其中三次當場71。在湯顯祖劇本的五十三齣中，盧太
尉只有七次上場機會72。可見唐氏在改編此劇時很著重均勻「六柱」
的上場機會。然而，在增加盧太尉上場機會的同時，卻沒有令人感到
盧太尉是喧賓奪主。這是唐滌生的成功之處。 
 
 唐滌生和湯顯祖筆下的盧太尉都顯赫非常，然二者卻運用不同
的手法表達之。在《湯紫釵》中，盧太尉在第十五齣〈權夸選士〉上
場時自報家門： 
自家盧太尉是也。盧杞丞相，是我家兄；盧中貴公公， 
是我舍弟。一門貴盛，霸掌朝綱。 
從其自述可見其家族權傾天下。至於唐滌生則運用其上場時的陣容、
其他人物的反應，以及盧太尉的言語來反映其身份。在第一段〈墮釵
燈影〉中，「盧太尉打馬」與其女兒出遊，不但有「二車夫」為其女
「推香車」、「王哨兒伴香車」，還有「八軍校持白挺」，陣容鼎盛，可
見他的身份地位非比尋常。其後在第一場〈墮釵燈影〉他請崔尹明上
前問話： 
    （王哨兒白）老秀才有禮，太尉爺請你過來問話。  
（允明白）哦太尉爺爺，知道。（受寵若驚上前介）太尉 
 老大人在上，隴西老儒生崔允明叩頭。                                 
從崔尹明見盧太尉時「受寵若驚」的心情，以及他的恭敬，便可知盧
太尉之顯赫。他為了招李益為婿更立刻命王哨兒到禮部，下令「凡天
下中式之士先要拜謁太尉府堂，方准註選。」(〈墮釵燈影〉)其權勢
不言而喻。唐氏用這些側面的描寫手法，可在介紹人物的同時推展劇
情，切合現代粵劇的短小篇幅。  
                              
70 盧太尉分別在〈墮釵燈影〉、〈花院盟心〉、〈典賣珠釵〉、〈吞釵拒婚〉及〈節鎮
宣恩〉五幕中上場。 
71 盧太尉當場的三幕為：〈典賣珠釵〉、〈吞釵拒婚〉及〈節鎮宣恩〉。 
72 在湯顯祖《紫釵記》中，盧太尉分別在〈權夸選士〉、〈權嗔計貶〉、〈計局收才〉、
〈移參孟門〉、〈延媒勸贅〉、〈緩婚收翠〉、〈哭收釵燕〉七齣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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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太尉既是劇中的重要角色，加上粵劇篇幅短小，宜於早段上
場，讓其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李漁在《閒情偶寄•詞曲部•密針線》
中云：「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
顧後者，便於埋伏。」73唐氏安排盧太尉與其女於第一幕〈墮釵燈影〉
上場，讓其有發揮機會之餘，亦能埋伏他在後來力阻李霍婚姻的伏
線，令劇本更完整、更具衝突性。 
 
崔尹明殉義和「據理爭夫」二節充分表現盧太尉的陰險與殘暴不
仁。此二節是劇中的正邪勢力的正面衝突。為了令李益入贅太尉府，
盧太尉逼使崔尹明和韋夏卿做媒；崔尹明反抗並譏諷他，他便命人「挺
打允明」致死，並「將此老頭兒屍骸抬入後園草草埋葬」。(〈典賣珠
釵〉)濫用私刑、草菅人命，可見盧太尉醜惡的一面。他又暗中買下
小玉的紫玉釵，找來「偽鮑三娘」向李益訛稱小玉已另嫁他人。(〈吞
釵拒婚〉)為了其女的幸福而傷害素未謀面的小玉，可見他是多麼自
私。唐滌生在《改篇湯顯祖紫釵記的經過》一文中交代了他加插「據
理爭夫」一節的原因：「盧太尉在書中(湯顯祖《紫釵記》)並沒有明顯
的下落，僅是從節鎮宣恩一節裏憑一紙聖旨交代罷，我認為是不夠
的。所以我纔加了最後一幕。」74盧太尉之被撤職，不但滿足編劇者
本身，亦大快觀眾的心。 
 
 雖然是沿襲前作，唐滌生塑造的盧太尉卻較具人情味。從他招
李益為婿的出發點，可見兩者相異之處。在湯顯祖《紫釵記》中，盧
太尉逼李益入贅是因為「偏要降伏其心」。(〈哭收釵燕〉)為了令李益
向其屈服，他不惜犧牲其女兒的幸福。唐滌生筆下的盧太尉卻折然不
同。在〈燈街拾翠〉中李益與盧氏父女相遇，種下盧燕貞愛慕李益的
禍根。盧太尉千方百計迫李益入贅，只是因為燕貞的一句：「從今後
                              
73 同注 30，頁 19。 
74 同注 14，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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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無別物，心中只有他(按：指李益)。」雖然盧太尉窮凶極惡，
但他對女兒卻是珍愛有嘉的。為了女兒的終生幸福，他的確花了很多
心思――從召天下士子登門拜訪、派李益到塞外、不許李益與小玉通
訊、軟禁李益於招賢館、拉攏崔尹明和韋夏卿做媒、暗中買下紫玉釵，
以至強壓李益回太尉府成婚，他都竭力為女兒爭取幸福。 
 
唐滌生保留盧太尉一角具有雙重意義。首先，他既是「感於小玉
遭遇之慘」而改篇《紫釵記》，希望小玉能幸福，大團圓結局是免不
了的。以盧太尉的霸道取代李益的負心，方能另小玉與李益夫婦團
聚。此乃唐氏保留盧太尉的主要原因。其次，唐滌生編劇時亦要配合
粵劇「六柱制」。盧太尉一方面能配合戲班演員；另一方面又能與劇
中其他五個主要人物的發生衝突，令故事高潮疊起。因此，此角實有
保留之必要。他既是奸臣，又是慈父，形象比湯顯祖筆下的盧太尉更
立體化。 
 
     
    崔尹明與黃衫客是唐滌生《紫釵記》中的正義力量。前者為報小
玉之恩不屈於盧太尉，殉恩而死；後者深感小玉遭遇之慘，仗義幫忙
李霍夫婦，扭轉故事結局。正如上文所言，唐滌生《紫釵記》共有七
個主要角色，但在「六柱制」的規限下，唐氏便巧妙地運用了「角色
分飾」75的方式，以補不足。他選擇了以丑生梁醒波分飾小生崔尹明
與大淨黃衫客二角。此乃誇行當的演出。與其說劇中有七個主要角色
需要演員分飾兩角，倒不如說唐滌生是刻意多造一個角色給演員發
揮，以平衡六柱的出場機會。 
 
    崔尹明一角，始見於《霍小玉傳》。至唐滌生筆下，崔之性格無
大可變；然其忠厚正直的性格卻更突出。由此可知唐氏在重新塑造此
                              
75 同注 33，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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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時，著實具有心思。在《霍小玉傳》中，崔尹明之名只出現了一次，
蔣防對他亦著墨不多： 
有明經崔尹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 
生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 
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 
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 
此崔生與唐滌生筆下的崔尹明性格一致，只是年紀較輕。他是李益的
表弟，只是一名少年；而唐氏塑造的崔尹明則與李益、韋夏卿共結為
「歲寒三友」，乃是一名「老儒生」。這顯然是為了遷就飾演此角的演
員――梁醒波的實際年齡。唐氏作此改動的用心，現已無從稽考；但
崔生年齡地位之更易，的確有助推動故事中正邪勢力角力的發展。在
《霍小玉傳》中，崔尹明把李生之近況告知小玉，乃出於同情心；小
玉贈予「薪芻衣服」，只是為了答謝他。故崔尹明乃小玉之恩人。然
在唐滌生《紫釵記》中，崔尹明卻是一名潦倒的老儒生；小玉濟助他，
乃是由於受李益之託。因此，小玉反成崔生之恩人。這為日後崔尹明
之殉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崔尹明的結局。在《霍小玉傳》和湯顯祖《紫釵記》
中，均沒有給崔尹明一個明確的結局。唐滌生卻給崔生製造了殉恩的
結局，揭開劇中正邪勢力正面交鋒的序幕。在〈典賣珠釵〉中，盧太
尉迫令崔尹明、夏韋卿作媒，勸說李益入贅太尉府。崔尹明認為此乃
不義之舉： 
（允明憤然介口古）太尉爺，有道貧賤之交不可忘，糟 
慷之妻不下堂，李益早與霍小玉成婚，已是使君有婦， 
你要我斷人結髮之情，做成我虧心之事，真是難乎其難。 
盧太尉見崔尹明不肯作媒，便以「金千兩」利誘他。可是潦倒的崔生
卻沒有因而動搖，反譏諷盧太尉： 
   （忍氣介白）太尉爺，請問你一共有幾位千金?  
   （太尉以為有機轉溫和白）老夫有女五人，燕貞最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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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明白）是否個個都是待字閨中?  
   （太尉白）我四個女兒都早已出門。 
   （允明白）哦，各位千金婚後與夫婿情感如何?  
   （太尉白）倒也恩愛。  
   （允明正容白）太尉爺，我亦有四個妹子俱待字閨中，想 
    嫁你四位女婿，可否玉成好事? 
   （太尉愕然白）此話怎講?  
   （允明白）請問妳四位女婿能否拋卻結髮之妻，重婚另娶?  
   （太尉驚白），拋卻結髮之妻，豈不是將我女兒休了。  
   （自知上當介）這這……  
   （允明冷笑白）這……這這。  
   （禿頭滾花下句）這所謂針唔到肉就唔知痛，針針到肉至見為難。  
   （捧腹狂笑介） 
盧太尉之顯赫與崔生寒酸構成強烈對比。然崔尹明在盧太尉面前，其
高尚情操卻異常閃耀。他雖潦倒，但卻懱視地位比他高的盧太尉。為
報小玉之恩，他受盧太尉威逼仍不屈不懼地就義，精神可嘉。這不但
反映出崔尹明的大義凜然、知恩圖報，亦側面襯托出盧太尉的麻木不
仁。 
 
 崔尹明的就義早已埋伏。他在第四齣〈典賣殊釵〉前往太尉府前
拜別小玉的一段話，已預視了他的結局： 
（允明白）我無非欲報你三年恩惠。（大哭）嫂嫂，崔 
允明今生不能報嫂嫂大恩，我死後也要銜環結草。你共 
十郎終有復合之時。嫂嫂，我生又保佑你，我死又保佑 
你。（跪下介）                                            
故崔尹明最後為報小玉之恩而就義，並不使觀眾感到突兀。相對於李
益的懦弱和韋夏卿的淺薄，崔尹明的就義更顯得高尚。他雖然無權無
勢，難免一死；然其精神實已戰勝了奸狡的盧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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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尹明的殉恩表現了中國人「有恩必報」的傳統觀念。楊聯陞在
〈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一文中指出，在中國社會的觀念
中，受了別人的恩惠，必須還報，以平衡施恩者與受益者雙方的利益。
若受益者沒有報答施恩者，他「就是沒盡到社會的義務」，將會被人
瞧不起。76故欠下「人情」者，每每尋求各種辦法來報答施恩者，以
求心安理得。因此，縱然小玉之濟助崔尹明並非為求回報，但崔尹明
由於受到中國傳統的還報觀念的薰陶，故便設法尋找報答小玉的途
徑。然而，崔尹明生活潦倒，根本無法償還小玉濟助他的金錢，使他
內心感到過意不去。所以，當他被盧太尉威逼他作謀的時候，他便把
握著期待已久的報恩機會，一死以報小玉的恩典。事實上，崔尹明的
報恩觀念是根深柢固的。他在第一場〈墜釵燈影〉中初得悉李益與小
玉邂逅後便勸戒李益： 
(允明走埋輕輕一拍李益介口古)君虞，拾翠還釵，到底是一 
見鍾情，還是對釵玩耍。 
(李益口古)允明兄，怪不得話千里姻緣牽一線，洛陽花也香 
也艷，隴西雁也宜室宜家。 
(允明一才正容口古)講得好，君虞既甘作護花之人，又可 
知栽花之道，(介)丈夫以重節義創一生基業，女子以守貞 
操關係一生榮辱，欠人一文錢，不還債不完，賒人一生債 
，不還不痛快，(介)若果你想得通，便可跨鳳成龍，想唔 
通，就應該臨崖勒馬。 
當時他與霍小玉還沒有認識，但已懂得為小玉的幸福設想，勸戒李益
莫欠下小玉的「人情」，由此可見他深受中國社會的還報思想影響的。  
 
    隨著崔尹明殉義，黃衫客便上場。吳梅在《中國戲曲概論》指出，
在明傳奇《紫釵記》中，黃衫客是「主觀之主人」，霍小玉「僅為客
                              
76 見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 年)，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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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主人而已」。77由此可見黃衫客在劇中的重要性。在《霍小玉傳》
中，黃衫客乃一來去無蹤的豪俠；在明傳奇中亦然。唐滌生筆下的黃
衫客則趨向人間化，然仍不失其瀟灑。前作並沒為黃衫客之身份定
位。然明傳奇中的黃衫客能令小玉與李益團圓，已隱約呈現其貴族身
份。正如徐朔方云：「黃衫客只是倚仗他的非凡力量，才從劫持者手
裏把李益交還給霍小玉。悲劇之所以變成喜劇，他是決定性的力
量。……黃衫客既不是法聰，也不是紅娘，黃衫客的力量來自宮廷。」
78唐滌生將此角定位為「四王爺」，賦予其實權，因而其幫助小玉之成
功便更具說服力。 
 
    在〈花前遇俠〉中，黃衫客先在「慈恩寺」聽小玉訴怨，再會李
益。在明傳奇《紫釵記》中，黃衫客分別由酒保和鮑四娘口中得知小
玉的遭遇(〈醉俠閒評〉)。唐滌生卻以小玉直接向黃衫客訴怨。此改
變有三方面的意義。其一是減少上場人物。其二是給小玉訴怨的機
會，反映小玉的內心世界。其三令黃衫客之仗義幫助小玉更具說服
力。小玉下場後，李益即上場賞花；黃衫客就是串連他倆的人物。他
的出現預示了李霍姻緣的轉機，為下文埋下伏線。 
 
 更值得注意的是〈花前遇俠〉中的填詞手法。小玉在此對黃衫
客盡訴三年之怨。黃衫客與小玉的一問一答，曲白夾雜。黃衫客的發
問全是說白，而小玉之回話則全是唱詞。這與清代戲劇家孔尚任填寫
曲白的心得不謀而合。孔氏在《桃花扇凡例》指出：「詞曲皆非浪填，
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曲詞以詠之。又一事再述，
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
                              
77 同注 12，頁 169。 
78 見胡士瑩校注《紫釵記》前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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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79在〈花
前遇俠〉段以前，劇本已詳細交代小玉之遭遇，觀眾亦對小玉之事瞭
如指掌。故當小玉再述其遭遇時，唐氏便填之以唱詞。至於黃衫客的
發問，唐氏則填之以說白，以令觀眾較易掌握。這種靈活的填詞手法，
不但使整段曲白更富音樂感，亦令情節更富趣味性。由此可見，唐滌
生對於曲白的掌握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在〈節鎮宣恩〉中，「四王爺」黃衫客穿「王服」上場營救李益
夫婦。他的出現把劇情推至全劇的最高峰。無論身份、地位以至權力，
黃衫客都凌駕於盧太尉。然他卻沒有以其勢力壓制盧太尉，而是運用
其機智及口才，逼使盧太尉招認其罪： 
   （黃衫客白）老太尉禮重了，  
   （故意白），階前跪得一男一女他們是何人？  
   （太尉白）這……四王爺，若臣正欲趨朝，萬不料躬逢王 
   駕，王爺，有一官員，在遠關外，題有反詩，該當何罪?  
   （黃衫客白）論罪當誅九族，  
   （李益小玉蹲地抖袖戰慄介）  
   （太尉笑白）哦，好個當誅九族，  
   （快口古）哪哪，階前下跪者乃是題詩反唐參軍李益，詩 
    在老臣手中，經已不容置辯。（呈詩介）  
   （黃衫客白）慢來慢來，（口古）本藩適才在虎門之前， 
    堂侯官曾說，太尉千金招贅之日，參軍跨鳳乘龍之畤， 
老太尉你既鸞鳳和鳴之曲，想婦人心胸狹窄，那有過門 
不入之理，那畤節我落她一個知參軍有禍延九族之罪， 
姻親亦在誅連之列，何以偏偏妻之以女，締合良緣。 
   （太尉白）這個，  
                              
79 同注 13，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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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認得黃衫客愕然，暗與李益，夏卿關目介）  
   （黃衫客白）老太尉，某對於律法不明，特自踵門請教， 
    倘有官員壓迫才郎，強其棄糟糠，重婚配，更迫老秀才為 
    媒，草菅人命，這又該當何罪？  
   （太尉這個白）罪該撤職。 
這種以提問方式令對手無言以對的手法，與崔尹明諷刺太尉之語不謀
而合。這不但反映出黃衫客的機智，亦顯示出其公正有理。相對於恃
勢凌人的盧太尉，黃衫客的情操便高尚得多。 
 
 一人分飾二角並非隨意的安排。在黃衫客身上，可窺見崔尹明
那正義、不畏權奸性格的影子。黃衫客與崔尹明，同樣是正義的化身。
他倆不約而同地維護勢孤力弱的霍小玉，同樣蔑視奸險霸道的盧太
尉。黃衫客之抱打不平，實是崔尹明殉恩就義的延續。楊智深已曾論
述此乃「角色互補」的手法。80他倆的精神是一致的；唯獨二人身份
地位之懸殊，令他倆的結局折然不同。黃衫客的出現是觀眾們心靈上
的補償。 
 
 
 韋夏卿乃李益之密友。從《霍小玉傳》始，他便擔任勸戒李益
莫棄小玉的正派角色。沈際飛在〈題紫釵記〉中分析湯顯祖《紫釵記》
的人物性格：「小玉愚，李郎怯，薛家姬勤，黃衫人敢，盧太尉莽，
崔韋二子忠」81。從沈氏的分析，可見湯顯祖劇本中的每個角色均有
其獨特的性格，唯獨崔尹明與韋夏卿二人的性格相近。這顯示湯氏筆
                              
80 同注 33，頁 59-62。 
81 載毛效同編：《湯顯祖研究資料彙編(下)》，(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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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崔韋二子性格未盡鮮明。然唐滌生卻努力的將二人的形象加以塑
造，避免角色重疊的情形。此改動是積極的。 
 
 在戲曲藝術中，言語是表現人物性格重要的一環。劇作家往往
以此表現各人物不同的性格與身份。如杜麗娘為大家閨秀，自小受到
禮教的規範，其言語當含蓄而典雅；又如春香為少不知愁的婢女，其
言語必然天真活潑。此乃本色也。若對換二者之言，人物的形象必然
大打折扣。劇作家以一人之心模寫多個人物的性情和言語，殊不容
易。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中云：「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
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
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
舍經從權，暫為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
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82正如李漁所言，在刻劃人物性格時，必
先站在該人物的立場來切想其言語。韋夏卿與崔尹明同樣是小生角
色，身份地位相約，容易造成角色重疊的現象。唐滌生卻著意於二人
的言語及精神面貌，將二人塑造成折然不同的人物。由此可見其塑造
人物的功力。 
 
 人性是複雜的。惟獨立體的人物形象才能顯現真實感。在多方
面的性格中，人物行為必受其主導性格支配。正如王璦玲在《明清傳
奇名作人物刻畫之藝術性》中云：「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也應
有『主』與『從』的分界。這項分界來自具有定性的理想，也就是在
性格特徵的多樣性中要有特殊的情致做為主導的性格特徵，以引起確
定的目的與動作，從而把豐富多樣的性格特徵統一起來，達到性格的
明確、鮮明。」83在粵劇《紫釵記》中，韋夏卿與崔尹明同是善良的
人物。他們均希望李益夫婦能得到幸福。然而，崔尹明的膽識過人與
                              
82 同注 30，頁 56。 
83 同注 48，頁 94。 
唐滌生《紫釵記》角色人物研究                                   胡梓穎                
 
 41
韋夏卿的貪生怕死，致使二人以不同方式處理事情。 
 
 上文論及在〈吞釵拒婚〉中，盧太尉逼使韋、崔二生為媒。善
良與重情義是二人的共通性格。然崔尹明不畏強權，膽識過人；韋夏
卿則貪生怕死，做事畏首畏尾。他倆不同的主導性格，導致他們處理
拒媒的手法相異。崔尹明為報恩就義，而韋夏卿則敢怒不敢言。韋夏
卿認為明知李益已妻小玉而為媒雖是不義之舉，但拒媒事關係其性
命，不宜與盧太尉作正面衝突。故他在第五場〈吞釵拒婚〉中勸告崔
尹明別輕舉妄動： 
    ……(對尹明續唱)縱然不肯代為媒，莫把虎威重再犯。 
可見他怯於盧太尉的淫威，做事畏首畏尾。至於崔尹明認為作媒乃不
義之舉。其不畏強權的性格支配他譏諷盧太尉。雖然此舉令他惹來殺
身之禍，但只要問心無愧，他死而無憾。由此可見二人性格的差異。 
 
 在湯顯祖《紫釵記》中，盧太尉只逼令韋夏卿一人為媒。(〈延
媒勸贅〉) 其中韋夏卿並無拒絕的機會。他欲勸阻盧太尉： 
   【瑣窗兒】論攀高貴婿非常。有一言須代稟試參詳。他有 
   了頭妻小玉。盟誓無雙。怕做不得負心喬樣。 
在唐滌生《紫釵記》中，勸阻盧太尉的是崔尹明。韋夏卿只站在一旁
默不作聲。這充份顯示出夏卿的懦弱。然從他設法找機會告訴李益小
玉並未另嫁他人，可見他是一個重情義的人。 
 
〈吞釵拒婚〉一場，不但刻劃了盧太尉的奸險和崔尹明的大義凜
然，還反映了韋夏卿內心的矛盾。他不忍作媒而傷害小玉，又不敢反
抗盧太尉。他眼見盧太尉以小玉的紫玉釵來欺騙李益，表現得「一味
焦急坐立不安」；當盧太尉強說他願意做媒時，他「啼笑皆非唯有向
李益苦笑點頭」，不敢觸怒太尉；被李益痛斥其寡情，他「連連揖拜
謝過背太尉搥心作痛」。他雖然順應太尉的要求，但其內心是痛苦的。
他的痛苦乃是其矛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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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夏卿的懦弱與崔尹明的剛烈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倆在湯顯祖
《紫釵記》中性情相近。唐滌生作改編時實可將其中一人刪去。然唐
氏卻巧妙地以韋夏卿來反襯崔尹明的大義凜然，突顯了崔氏的崇高精
神。由此可見唐氏塑造人物的功力。 
 
 
 自蔣防《霍小玉傳》始，浣紗已是霍小玉的近身侍婢。然千年
以來，她的性格都不鮮明突出。至唐滌生筆下亦然。浣紗是「六柱」
中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可唐滌生並沒有忽略她的存在。在粵劇《紫
釵記》中，浣紗的上場機會頗多。只要霍小玉當場，她便在場。自小
玉邂逅李益以至二人分離的三年，浣紗一直陪伴小玉左右。她就是李
霍婚姻的見證。 
 
 浣紗是一個忠心的婢女。她護主情切，處處皆為小玉設想。較
之小玉本身，她甚至更懂得愛惜小玉。當小玉初遇李益時，李益為小
玉拾得紫玉釵，並戲弄浣紗以求接近小玉。浣紗在第一段〈燈街拾翠〉
則竭力保護小玉，不許李生接近自己的主人： 
   （浣紗挑燈復上氣喘喘白）哼，你手中有釵，偏說紫釵落在 
   橫巷，累得我東奔西跑，看來你這個瘟秀才明明借釵納福， 
   站開些，站開些。（推開李益叉腰中立介）                                
初遇上陌生人，浣紗盡力護駕，不容李益傷害小玉。當李霍二人成婚
翌晨，李益在第二段〈花院盟心〉為小玉寫盟心之句，浣紗亦不忘提
醒李益莫負小玉： 
   （浣紗俏皮白）哦，盟心之句好應該寫。  
   （在書案準備好介白），姑爺，未寫盟心，你要先問良 
   心，望姑爺你有咁真時寫咁真，有咁深寫咁深。                            
可見她是很關心小玉的幸福。自李益去後，小玉日漸憔悴。她的痴心，
不但傷害她自己，亦傷透了浣紗的心。眼見小玉散盡家財，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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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得到李益的音訊，她悲傷地向黃衫客哭訴：「我怕我家小姐死無
銅棺可殮」。(〈花前遇俠〉) 浣紗不但擔憂小玉的生計，亦擔心小玉
的病體。她固然明白主人的心事。然負心漢既不歸，她只好從實際方
面為小玉作打算。她對小玉是無微不至的。小玉闖府爭夫，浣紗明知
是死別。她不但「抱膝狂呼死力纏」，力勸小玉不要闖府，還惦記著
小玉「家有慈親白髮年」。(〈節鎮宣恩〉)浣紗不但愛護小玉，她還疼
惜老夫人。她對小玉的忠心是前代作品所沒有的。 
 
    浣紗在劇中並無產生任何化學作用。這是其不引人注意之因。其
重要性不但輕於《西廂記》的紅娘，甚至不及《牡丹亭》的春香。紅
娘的機靈與正義感，促成崔鶯鶯與張珙的結合；春香逗引杜麗娘遊
園，推動麗娘走上反抗封建禮教的道路。浣紗對推動故事發展卻沒有
任何幫助。春香是杜麗娘內心世界的鏡子；而浣紗卻純是小玉的陪
襯。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類型的人物。浣紗的重要性亦不必與紅娘或
春香相稱；否則《紫釵記》便不需要黃衫客與崔尹明。然而，唐滌生
在塑造其忠心的同時，並未展現她的內心世界。她是缺乏立體性格的
人物形象。《紅樓夢》若缺了襲人，故事必然失色不少；《紫釵記》若
缺少浣紗，卻不能構成遺憾。故唐滌生塑造的浣紗並不能稱得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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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滌生的劇作為數不少。在他的眾多作品中，以為「仙鳳鳴劇團」
編寫的一系列改編作品成就最高。讚譽他的學者往往以代表其一生最
高成就的改篇作品來推崇他；批評他的學者卻往往認為其作品破壞了
粵劇藝術的傳統。事實上，在唐滌生遺留下來的二百多個作品中，有
精品也有劣品。以他為「仙鳳鳴」編寫的數個劇本來概括其成就是片
面的。 
 
 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編寫的一系列改編作品，無疑是其一生
中最高的成就。這些作品均是由元曲和明清傳奇所改編的。唐滌生改
編元、明、清三代古典戲劇，提高了粵劇的文學地位。由於古典戲曲
與現代粵劇體制存在著差異，唐氏往往要將古劇本大幅刪剪和濃縮，
以切合粵劇的表演形式。《紫釵記》的改篇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值
得注意的是，其劇本雖然以大團圓作結，但卻沒有拘泥於傳統劇作以
皇帝下詔書旌表作結的俗套；84相反地，他卻把握了結局的部分來表
現霍小玉的痴情與黃衫客的機智，將劇情推展至全劇的最高峰，有奇
峰突轉之妙。這是《唐紫釵》優勝於《湯紫釵》之處。 
 
 唐氏不但善於改編古劇，而且對人物塑造亦有其獨到之處。對霍
小玉神緒的掌握、崔尹明和韋夏卿性格的重新塑造、黃衫客與崔尹明
身份和命運的對比，均是其突破之處。此外，唐滌生文辭漂亮。在《唐
紫釵》中，他除保留了《霍小玉傳》和《湯紫釵》的詞句外，還特別
注重曲、白之間的關係。可是，科諢是《唐紫釵》的一個弱點。前人
                              
84有關大團圓結局之傳統的資料，可參閱李簡：〈論元明戲曲中大團圓結局的演
化〉，《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8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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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評《湯紫釵》「諢間有之，不能開人笑口」。85唐氏明顯也忽略了科
諢的重要性。 
 
 至於粵劇表演傳統藝術失傳的問題，亦不應歸究於唐氏一人身
上。唐滌生雖然是一個著名的編劇家，但以其一人之力，並不足以影
響粵劇界的發展。粵劇表演傳統藝術的失傳，故然令人感到惋惜和無
奈。然而，「六柱制」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形成。時代的轉變，觀眾的
大量流失，粵劇表演亦不得不改變形式以尋求生存的空間。 
 
     
 
                              
85 此語出自柳梅館〈紫釵記總評〉。見毛效同編：《湯顯祖研究資料彙編(下)》(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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